
■ 寻找391位烈士的名字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长空祭忠魂，英
雄归故乡。去时，尚是少年之身，血肉之躯；归
时，已是报国之躯，英雄之魂。
“补刻烈士名录，对弘扬英烈精神、传承革

命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对于我们这个城市具有
非常特殊的意义。通过26年的努力，烈士名录
墙历经27次补刻。今年9月30日，即将到来的
我国第 10个烈士纪念日之际，第 6847、6848、
6849位烈士的名字也将被刻于烈士名录墙上，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些先辈。”平津战役纪念馆
馆长姚剑波动情地说。

1948年的深冬，寒风刺骨，西北风从塞外的
张家口跨过燕山，吹到海河畔的天津卫，吹得解
放军战士们骨头缝儿里都是凉的。

1949年的初春，格外温暖，张家口解放了，
天津解放了，北平解放了……然而，7030名解放
军战士却再也无法沐浴到春天的暖阳，他们长
眠于华北大地，用自己的血肉与生命为新中国
筑基。

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历时
64天，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达500公里的
战线上，平津战役取得了全面胜利。平津战役
纪念馆于1997年在天津建成开馆。开馆之初，
纪念馆在展厅内最显眼的地方设立了一面“平
津战役烈士名录”，墙上仅镌刻了6639位烈士的
名字。由于历史原因和当时信息条件所限，有
391位烈士的名字没能留下。这不得不说是一
个巨大的遗憾。

391位英烈啊，你们是谁？你们有着怎样的
故事？家人有没有你们的消息？从建馆那一天
起，找到每一位烈士的名字，成了纪念馆的初心
和使命。没有上级要求，也没有红头文件，只是
出于祭奠烈士英灵、告慰烈士家属的初衷，每一
个工作人员都把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责任。从
1997年至今，26年的岁月，他们一茬儿接着一茬
儿干，秉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烈士负
责、对家属负责的原则，默默从事着烈士事迹整
理、失踪英烈找寻、烈士名录补刻等严肃而神圣
的工作，目的是把英烈们的事迹挖掘好、宣传
好、传承好。

曹静，平津战役纪念馆陈列保管部副主任，
2003年入职伊始，烈士查询的工作就交到了她手
上。“补刻烈士名录需要认真仔细地核实，我们原
则上以国家颁发的‘烈士证明书’为主，这相当于
烈士的‘身份证’。可是，还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
无法提供烈士证，又确实是在平津战役中牺牲
的，那就得由烈士家属到烈士原籍找当地主管部
门开证明。如果这个过程中烈士家属遇到困难，
我们也会尽全力与相关部门协调，提供帮助。补
刻每一个烈士名字我们都会留档。”

寻找烈士，提供信息线索的不仅仅有烈士
家属，还有当年和烈士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
曾有一位柴双举老人，来纪念馆为牺牲的战友
张万辛烈士联系补刻姓名。可是，张万辛并没
有“烈士证明书”。柴双举不甘心，因为他永难
忘怀战友在他眼前倒地牺牲，战友的名字他仍
记得清清楚楚！他亲自写证明信，联系其他老
战友写证明，又不辞辛苦跑到张万辛烈士家乡，
请村支书出具证明。随后，他拿着这一沓证明
材料，到张万辛烈士家乡的相关部门，终于开来
了“烈士证明书”！

当纪念馆工作人员为张万辛烈士补刻名字
时，柴双举正在住院治疗。得知消息后，他坚持
让家人陪着，拄着拐杖来到烈士名录墙前，庄严
敬礼，见证战友“归队”。耳畔仿佛又传来阵阵
枪炮声，那一瞬间，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很多当年平津战役的亲历者和知情人相继
离世，被动地接收线索显然不能满足需要，平津
战役纪念馆开启了多种模式：通过媒体渠道发
布征集平津战役烈士线索的消息；举办“英烈寻
踪”“为烈士寻亲”等各种活动。与此同时，国家
和各级相关部门建立完善烈士电子信息档案，
这也为平津战役烈士的寻找和名录墙补刻工作
提供了重要帮助。

这些年，每一次补刻活动，平津战役纪念馆
都会发布相关消息。很多烈士亲属看到新闻后
跟纪念馆取得联系，还有更多的热心群众主动
提供身边的线索。纪念馆设置了一部热线电
话，每天盼着铃声响起，因为每一通电话，都意
味着可能有新的名字出现。

■ 弟弟为哥哥补刻名字

铭记，是为了更好地出发。万里蹀躞，以此
为归。历史不会忘记，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年轻
的战士以灼热的信仰信念、炽烈的家国情怀，奔
赴战火。

来纪念馆联系寻找烈士的，很多都是烈士
的侄子、侄孙。因为烈士牺牲时大多在十八九

岁、二十出头，正值青春年华，尚未娶妻生子，有
直系亲属健在的并不多。有的烈士找不到名字
了，可能是因为当兵时间并不长，甚至有烈士在
1948年12月入伍，转年1月血染沙场，连身边的
战友对他都不熟悉！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
比如全班、全排的指战员全部献出了生命，连携
带战士名录的文书也牺牲了，那可怎么找啊！

2022年，一位名叫李福义的老人打来电话
说，哥哥李福恒在平津战役中牺牲，想为哥哥补
刻名字。他提供了李福恒的“烈士证明书”，上
面标明：李福恒是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人，1922
年出生，第四野战军133部队1支队排长，1948
年4月28日在天津执行突击任务中牺牲。

证明书没问题，但是，1948年4月28日平津
战役尚未开始。而根据李福义提供的信息判
断，李福恒烈士确实是在平津战役中牺牲的。
这是什么情况？

工作人员敏锐地感觉到，很可能是当年证
书书写人员出现笔误，建议李福义去台安县找
主管部门开一张证明，并仔细说明了证明需要
的内容和格式。

李福义去了趟台安县，当地主管部门直接
给他换发了新版“烈士证明书”。2023年1月，烈
士名录墙刻上了李福恒烈士的名字。李福义感
慨万分：“哥哥不再是无名烈士，我也会让后人
们都知道自己的长辈曾为天津解放浴血奋战，
让他们为此感到自豪！”
每一位烈士的名字，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
2009年的一天，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曹静接

到一个电话。
“我想寻找一位亲人，他叫王宝礼，是我的

伯父。”
“您能确定他是在平津战役中牺牲的吗？”

曹静问。
对方回答说不确定，当年王宝礼从东北农

村参加解放军，之后再也没回过老家，家里一直
没收到过王宝礼的音讯，更没有烈士证。为这
事儿，王宝礼的老娘一想起儿子就掉眼泪。“奶
奶临去世前告诉我爸爸，一定要继续寻找我伯
父的消息。那几年，我爸爸到东北很多县市的
相关部门查询，但毫无结果。我们知道的信息
太少了，除了名字，剩下的只有伯父参军前的住
址了。如今我爸爸年纪大了，跑不动了，也实在
没地儿去找了，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希望我
办成这件事。”
这样的故事，谁听了都会动容。
“您留个联系方式吧，我帮您查查我们这儿

有没有您伯父的信息。”挂了电话，曹静立即打
开手边的烈士名录，按省、县籍贯查找。结果还
真让她查到了！王宝礼烈士的名字赫然写在平

津战役纪念馆烈士名录中，烈士名录墙上也镌
刻着他的名字！

曹静赶紧把电话打了回去。那位烈士亲属
激动得语无伦次，待情绪稍稍稳定之后，他又
问：“那您能不能帮忙找找，我伯父的骨灰在哪
儿呢？”
“我现在就去问，万一问不着，我们再想别

的办法。”虽然这已超出了曹静的工作职责，但
出于对烈士的崇敬之情，她义不容辞。很快，她
联系上了在天津烈士陵园工作的朋友，本来没
抱太大希望，没想到对方没打奔儿，肯定地告诉
她有这个名字：“这是我们烈士陵园的第一号烈
士，我绝对不可能记错，就是这个名字！现在清
明节扫墓祭奠的人太多了，等我忙完再去核实
一下，一会儿细说！”

那位工作人员又去陵园里核实，然后给了
曹静一个准确的答复。当曹静把这个消息转告
给王宝礼烈士的亲属后，他们全家人激动不已，
专程来天津烈士陵园祭奠亲人。

烈士家属对曹静感激不尽。曹静却说：“我
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假如没有烈士们流血牺
牲，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应该
感谢您！”这件事也为她继续寻找烈士的名字积
累了经验，“王宝礼烈士在民政部门是有记录
的，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个环节，烈士家属一直
没收到音讯。可能过去各单位的信息传递和保
存方式方法不统一，或者录入时写了错别字，找
不到烈士的家人。无论如何这件事总算有了圆
满的结局，值得欣慰！”

■ 仿佛回到父亲怀抱

伊宏艳乳名香玉，从小跟着奶奶长大，奶奶
是两位烈士的母亲。解放战争时期，这位母亲
把大儿子、伊宏艳的父亲伊永山送到战场。
1949年，伊永山在平津战役中牺牲。1950年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身为烈士母亲的
奶奶深明大义，又把二儿子伊永泉送到抗美援
朝战场，鼓励孩子保家卫国。不幸的是，伊永泉
也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

在伊宏艳的童年记忆中，村子里的乡亲们
对她和奶奶都非常友好——无论男女老少，都
对奶奶特别尊敬；村里最调皮捣蛋的孩子，也会
处处主动照顾伊宏艳，从来没有人欺负过她。
上小学时，老师和同学们对伊宏艳都有一种莫
名的关爱。年幼的她并不清楚，这一切都因为
自己是伊永山烈士的女儿。大家把对革命烈士
由衷的崇敬之情，化成了对烈士子女深切的爱
护之心。

伊永山，1924年3月5日出生，满族，黑龙江
省海林市人，1946年参军，生前是第四野战军38
军独立二团战士，牺牲于解放战争天津战役。
这是在牡丹江市爱民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以及烈
士家乡西德家村村委会保存的资料中能够查到
的有关伊永山烈士为数不多的信息。他的一
生，凝结在这短短的几行字中。

父亲长得什么样？多高？多胖？说话的声
音是低沉还是洪亮？性格是沉稳还是热情？喜
欢吃什么？酒量大不大？伊宏艳一无所知。她
和父亲有过的唯一一次见面，只停留在奶奶的
讲述中——1947年12月27日，大雪封门的寒冬
里，伊宏艳出生了。此时伊永山正在部队，没能
看到女儿降生的场景。八个月后，1948年夏末
的一天，部队执行任务从村里经过，伊永山急匆
匆跑进家门，第一次见到并抱起了女儿。然而，
这也是父女二人最后一次见面。
“父亲跑进屋，从摇车里抱起熟睡的我，轻

轻喊着香玉，亲了又亲，舍不得放下。这时门外
传来战友的催促声，‘永山，快一点儿，部队要出
发啦！’时间紧迫，父亲顾不上跟家里人说上几
句话，急忙把我放下，飞奔出去执行任务啦！这

就是奶奶给我复述了无数次的场景——父亲和
我在生命中唯一的一次相见。这一去，他再没
回来。”尽管那只是一次极为短暂的父女相连，
尽管那时她只是一名八个月大的婴儿，而且正
在熟睡中，但在伊宏艳看来，这拥抱的瞬间，已
经是一生中最珍贵的时刻。

天津，对伊宏艳来说是一座有着特殊意义
的城市，因为这里是她父亲伊永山为建立新中
国而战斗和牺牲的地方。2018年夏末秋初，年
逾七旬的伊宏艳和女儿一起来到天津。此行目
的之一，就是到平津战役纪念馆祭奠父亲的英
灵。她在烈士名录墙前伫立许久，仔仔细细、逐
行逐字地寻找。在黑龙江省海林市这一栏，只
刻着一名烈士的名字，却不是伊永山。伊宏艳
失望至极，心里面不是滋味儿，父亲舍生忘死，
怎么连名字都没留下？于是她去找纪念馆工作
人员反映情况。

工作人员核实了“烈士证明书”以及相关资
料，同意为伊永山烈士补刻名字。但一般来说，
烈士名录补刻都是分批次进行，而且会选择有
纪念意义的日子，比如天津解放纪念日、清明
节、烈士纪念日。伊宏艳回家等待消息，怎料突
然身染重病，要做大手术。她惦记着父亲名字
补刻的事，别说治疗，连觉都睡不踏实。她的女
儿着急，打电话向平津战役纪念馆求助。纪念
馆领导决定特事特办，立即安排补刻，让烈士之
女安心手术治疗。

2018年9月28日，伊宏艳收到纪念馆工作
人员发来的消息和图片，烈士名录墙上，“伊永
山”三个金灿灿的大字熠熠生辉。

手术很成功。第二年春节过后，2019年2月
28日，伊宏艳的身体刚刚恢复，就在女儿的陪伴
下重返天津，将一面锦旗赠送给纪念馆，上面写
着两行大字：“先烈英灵的守护人，烈士后代的
贴心人。”

站在烈士名录墙前，抚摸着父亲名字的那
一瞬间，伊宏艳心头一热，她觉得自己好像靠在
了父亲厚实的肩膀上，不禁潸然泪下：“爸爸，女
儿来看您了！”这是她平生第一次开口喊爸爸，
心中百感交集，“爸爸，我是您的女儿香玉，今天
我带着您的外孙女来看您来了，您的在天之灵
也可以感到欣慰了，世人永远不会忘记您……”
“待我回家”，是战士们出征时的期盼；“代

我回家”，是英雄牺牲时的无尽遗憾；“带我回
家”，是祖国和人民从未忘记的约定。岁月泼
墨，缀下繁花；时序轮转，丹心永固。在平津战
役纪念馆，那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名字，闪亮成漫
天星光，辉映千秋。

■ 一位烈士三个名字

平津战役纪念馆珍藏着一件文物——华北
人民政府1949年8月25日颁发给张黑黑烈士家
属的光荣证。平整、干净的光荣证，泛着时光沉
淀的润泽，诉说着当年的战斗故事以及烈士家
属对逝去亲人绵绵不绝的情感。

这件文物经历了70年风风雨雨，被烈士家
属保存得如此完好，可见家属对它有多么珍
惜。但是，张黑黑烈士这个名字，应家属要求并
没有出现在烈士名录墙上。这背后又是一个怎
样的故事呢？

还得从2019年4月的一天说起。纪念馆陈
列保管部的武丽洁突然收到一封从石家庄寄来
的信——
“武丽洁，你好：

我从央视《军事纪实》节目中看到纪实片

《怀念战友》，才知道在天津有一座平津战役纪

念馆。我叫张建国，今年67岁，石家庄市鹿泉区

人。我的伯父张风云，小名张黑黑，解放战争时

期是93师的一名副排长，中共党员，在宣化、下

花园战斗中光荣牺牲。当时接到部队通知后，

我们村的村干部和我父亲去了宣化，把我伯父

的尸骨拉回来，安葬在老家。七十多年过去了，

我的祖父辈、父辈，还有我们这一辈，每年清明

节都会去给我伯父上坟。我不知我伯父是不是

属于平津战役牺牲的烈士，不知道你们那里有

没有他的资料……”

信中提到的“宣化、下花园战斗”，正是平津
战役的重要一仗。

在浩如烟海的信息资料中，查询、核实英雄
的名字和事迹并不容易。无论张黑黑还是张风
云，都显示查无此人。武丽洁拨通了信中留下
的电话号码。

在电话中，张建国告诉武丽洁，自己是1971
年入伍的老兵，参加过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
在电视上看到平津战役纪念馆寻找烈士的消
息，让他想起伯父那一辈为建立新中国牺牲的
烈士，又想起为保卫祖国牺牲的自己的战友，觉
得伯父可能也想自己的战友了吧……于是连夜
写了那封信，没想到这么快就接到了电话。

武丽洁告诉张建国，虽然目前数据库里没
有张黑黑烈士的资料，但只要能提供出相关烈
士证明，就可以补录。张建国激动万分，当即拍
摄了那张1949年8月25日颁发给张黑黑烈士家

属的光荣证，又附上一张上世纪50年代颁发的
烈属证。

看着这两张证书的照片，武丽洁心里百感
交集，她惊讶于历经了漫长的岁月，证书却能保
存得如此平整、光洁，字迹特别清晰，除了纸张
有些泛黄，几乎没留下任何时间的痕迹，可见家
属是多么用心。同时，她又觉得有点儿奇怪，为
什么光荣证上的名字是张黑黑，烈属证上的名
字却是“张丰云”？是同一个人吗？她向张建国
询问，于是又引出了一段英雄故事。

张黑黑烈士本名叫张风云，从小为人正直、
胆大心细、机智果敢。由于他个子高、皮肤黑、
脚丫子又长又宽，所以熟悉的人都喊他“黑黑”，
或戏称他“宽脚”。抗日战争时期，张风云秘密
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小名张黑黑参加武工队，火
烧过敌军炮楼。在他的带动下，包括母亲赵银
银在内，全家人都积极投入到抗日斗争中——
家里西屋挖了地道直通村外，接待、掩护过八路
军首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风云参加解放军，在宣
化牺牲。张风云的弟弟张风龙抗战时期参加八
路军，在延安工作四年，后来参加过解放保定、
石家庄的战役。

大多数战友不知道张风云的大名，因此最
早开具的烈士证明写的就是张黑黑。上世纪50
年代，国家重新统计烈士信息，家里人觉得“黑
黑”两个字不太正式，就把张风云的名字报了上
去。或许是记录者的疏忽，烈属证上被误写成
“张丰云”。

那么，在烈士名录墙上究竟要补刻哪个名
字呢？征询了烈士家属的意见，也考虑到一系
列关于“张丰云”烈士的证明和事迹材料比较充
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夕即2019
年9月30日，第六个全国烈士纪念日当天，“张
丰云”的英名被镌刻在烈士名录墙上。

不久，张建国代表全家将那张1949年8月
25日颁发给张黑黑烈士家属的光荣证捐献给平
津战役纪念馆。他说：“在我们家里，这张证明
是烈士与家人情感的连接；在平津战役纪念馆，
这张证明是历史的见证、是革命牺牲精神的象
征，它的意义更大！无论张黑黑、张风云、张丰
云，都是我的伯父。伯父的名字被刻在烈士名
录墙上，他和自己的战友又站在了一起，张丰云
归队了。”

集结号吹响，英雄归来。烈士名录墙蕴含
着一股巨大的力量，因为，每一个金光闪闪的名
字，都曾代表着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曾有一张青
春洋溢的面庞。他们来自天南海北，在一个共
同目标的感召下，把热血洒在平津战役的战场
之上。

■ 仍在找寻烈士名字的路上

26年来，平津战役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矢志
不渝，为津沽大地的红色丰碑添砖加瓦。每一
个补刻的名字，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每一个
故事，都跟家国历史、现在、未来紧紧相连，密不
可分。在那些名字的背后，都有着跨越时间、穿
越山海的情感寄托。因为，一位烈士牺牲了，是
一个生命的消逝，是一位妈妈没了儿子，是一个
妻子没了丈夫，是一个孩子没了父亲，那是多么
沉重的付出啊！纪念馆工作人员更能理解烈士
亲属提出的想法和诉求。虽然对他们来说，这
可能是完成了一项神圣的工作，但对烈士家属
来说，那就是圆了几代人的心愿。

其实，能被找到名字的，很多都源于巧合，
或者说是烈士和家属很幸运，因为有太多找不
到烈士音讯的家属和无处安放的情感，还在找
寻的路上。

近些年来，崇尚英雄、缅怀烈士的社会氛围
越来越浓厚。社会各界对烈士相关工作的重视
程度更高了，尤其是2014年将每年的9月30日
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之后，越来越多的参观者来
到平津战役纪念馆缅怀先烈，在留言簿上写下
感人肺腑的留言，表达自己对革命先烈的敬仰。

为了更加翔实、全面地传播烈士的革命事
迹，平津战役纪念馆编辑出版了《平津战役英烈
传》一书，呈现的正是纪念馆多年来寻找英烈工
作的优秀成果。姚剑波馆长说：“这些年，我们
秉承着对烈士负责、对烈士家属负责、对事业负
责的态度，认真核实每一位烈士的信息，及时补
刻每一位烈士的名字，确保百分之百不错刻，不
漏刻。今后，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地做好烈士找
寻和补刻工作，继承先烈遗志，弘扬革命精神，
为奋进新时代、共筑强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
力量！”

那些烈士的壮举，那些烈属家庭的牺牲，那
些革命故事背后的红色精神，都值得我们去铭
记、去敬仰、去书写、去传播。在和平年代，我们
回首往昔，为的不是沉浸在痛苦之中或是停留
在功劳簿上，而是为了将家国的情怀、民族的精
神汇聚成重新出发的动力，朝着远方，前进、前
进、前进……

（图片由平津战役纪念馆提供）

工作人员在烈士名录墙上补刻名字

参观烈士名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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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平津战役纪念馆在天津建成。馆内设立“平津战役烈士名录”，当时镌刻了6639位烈士

的英名。这背后留有巨大遗憾——391位烈士因各种原因没能留下名字。自那时起，纪念馆工作人

员历时26年，共寻找到210位烈士。截至目前，名录墙上增加到6849个名字。寻找仍在继续。

26年不忘初心，帮烈士“归队”，帮烈属寻亲；26年坚守使命，不懈努力，寻找391位平津战役烈士

的名字；26年薪火相传，红色血脉、革命文化在津沽大地生生不息，发扬光大。

本报记者 胡春萌 郭晓莹


